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运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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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美西方单边制裁呈现手段极端化、波及方泛化、合法

性弱化等趋势,尤其是滥用二级制裁对与被制裁国合作的第三方实施连带制

裁,这促进了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兴起。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运作机理

以重周边贸易、“中间国家”代理人式运作为主要特征,被制裁国之间经济合

作被视为其重要补充。长期遭受制裁的伊朗近年来面临美国“极限施压”的困

境,仍能拓展出以周边邻国贸易为内层、以“中间国家”代理人为媒介的替代

市场合作路径,并加强了与其他被制裁国的经济关系。但是,伊朗规避经济制

裁合作也体现出较多局限性,如无法实现高质量进口替代、金融替代机制建设

困难、规避制裁物流合作风险大、易受政治博弈态势变化影响等。在当前中美

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伊朗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实践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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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滥用单边经济制裁成为美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金融优势胁迫、
削弱对手的重要工具, 这令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博弈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
美西方国家发动经济制裁主要是尽可能切断被制裁国的外部经济联系, 通过

孤立封锁达到削弱被制裁国经济发展能力的目的。 被制裁国为了应对经济制

裁, 一般会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 更倾向于走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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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依靠内部自力更生实

现封闭式发展, 被制裁国必须与外部世界保持必不可少的联系, 才能对制裁

形成有效的抵抗力。 事实也证明, 在美西方单边制裁逐渐延伸至二级制裁①的

背景下, 不少国家仍愿意冒被连带制裁的风险, 与被制裁国保持某种形式的

经济合作。 鉴于当前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能够对美西方单边制裁形成

完善的反制能力, 国际合作应对制裁的方式仍然以规避为主, 即以某种形式

的合规或处于灰色地带的方式绕过美西方机构的监管, 从而达到免于制裁的

目的。 在被制裁国家中, 伊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 在与美国实力严重

不对称的情势下, 伊朗能够长期抵御美国的制裁, 说明迄今其经济依然有明

显的外向性; 与此同时, 伊朗谋求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方式及效果尚存

在明显缺陷, 也反映出大部分被制裁国面临的普遍困境。

学界很早就关注国际经济制裁效果不佳问题, 认为被制裁国寻求外部

支持与合作是制裁效果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点是 “替代市

场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被制裁国很容易找到替代性贸易伙伴以绕开

制裁。 如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 (Gary Clyde Hufbauer) 和杰弗里·J. 斯

科特 (Jeffrey J. Schott) 质疑经济制裁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里的有效性, 因

为替代市场很容易找到。② 杜尔松·佩克森 ( Dursun Peksen) 与蒂莫西·
M. 彼得森 (Timothy M. Peterson) 认为, 只有在制裁目标国将失去的贸易向

第三方转移能力较低的情况下, 制裁发起国才有可能进行威胁或实施制

裁。③ 一些学者还探讨了替代性合作的具体方式, 如影子经济、 走私地下经

济等。④事实上, 对替代市场的寻求主要是企业行为。 因此有学者认为,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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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制裁指的是除了对制裁目标国进行制裁 (又被称为 “初级制裁” ) 外, 还对不受制裁

发起国法律管辖、 与被制裁国保持经济联系的第三方实体或个人施加惩罚, 并适用于初级

制裁的相应条款。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Jeffrey J. Schott, “Economic Sanction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olit-
icle Science & Politics, Vol. 18, No. 4, 1985, pp. 727-735.
Dursun Peksen and Timothy M. Peterson, “Sanctions and Alternate Markets: How Trade and Alli-
ances Affect the Onset of Economic Coerc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16, pp. 4-16.
Bryan Early and Dursun Peksen, “ Searching in the Shadow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Informal Econom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2, No. 4, 2019, pp. 821 - 834;
Elena V. McLean and Taehee Whang, “Friends 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2, 2010, pp. 427-447.



业是追求利润的主体, 不论是制裁发起国还是第三方国家的企业, 都可能

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冒险与被制裁国企业合作, 填补被制裁国市场的 “真

空”。①迄今, 学界对伊朗反制裁的研究已然十分丰富, 如伊朗与替代市场合

作问题、 伊朗银行规避金融制裁的多种途径等。② 还有学者研究了 “极限施

压” 下伊朗谋求规避经济制裁合作问题, 认为伊朗并没有拒绝全球化, 而

是在追求一种不同的全球化。③

然而, 欧美学者大多将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视为不合规行为, 建议

优化制裁手段加大打击力度。 中国学者则站在被制裁国立场分析国际规避

经济制裁合作的合理性, 结合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反经济制裁合作案例, 对

跨国企业合作的结构与机理作系统分析。④一些学者则对不同时期伊朗的反

制裁实践作了研究, 肯定其反制裁取得了一定效果。⑤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界已经就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问题达成了一些

共识, 即第三方国家及企业与被制裁国进行合作, 对制裁形成反制是普遍

存在的现象; 被制裁国寻求国际合作的能力越强, 对制裁产生的免疫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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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 然而, 制裁发起国也认识到阻止第三方与被制裁国合作的必要性,
不断采取 “打补丁” 的方式升级制裁。 这也是过去数年伊朗遭受的经历。
所谓 “极限施压” 中最具杀伤力的二级制裁, 就是通过威慑及惩罚手段

阻断第三方与被制裁国的合作以提升制裁的效力。 但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

作不会迫于强权而自动消失, 只不过合作的方式与手段趋于多元化、 隐蔽

化, 使得制裁发起国的监管与惩罚的难度增加。 下文将分析制裁不断升级

背景下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基本运作机理, 并结合伊朗案例分析其规

避制裁合作的主要实践与成效, 存在的局限性与风险, 及其实践带来的

启示。

一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基本运作机理

目前反经济制裁手段基本以规避、 预防为主, 因此本文认为 “规避经

济制裁合作” 更契合当今国际社会反制裁的主要特征。 尽管遭受制裁, 被

制裁国从未真正离开国际经济体系,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参与到国际分

工合作之中。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是一个主要由利益驱动的复合型合作

网络, 被制裁国与第三方国家及企业根据利益考量参与合作并处于该网络

中的不同环节。

(一)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形成的基本动因

利益与对利润的追求是第三方寻求与被制裁国合作的基本动力。① 在过

去, 经济制裁主要限于制裁发起国与被制裁国之间的博弈, 这给了第三方

填补制裁发起国企业撤离被制裁国市场后留下的 “真空” 的机会。 但是,
随着制裁的不断升级, 二级制裁的主要目标指向第三方合作伙伴。 然而,
与被制裁国正常合作关系的断裂势必伤害第三方利益; 双方的合作程度越

深, 合作伙伴受二级制裁的影响就越大, 参与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意愿就

越强。 从被制裁国角度来讲, 因制裁影响无法获取先进的技术、 资本与服

务, 它们被迫降低合作标准, 这就给一些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第三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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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来了商机。
除了利益因素外, 国际社会对制裁认知的变化也促进了规避经济制裁

合作的兴起。 从制裁发起方来讲, 国际经济制裁可分为多种类型, 其中最

具权威性的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多边制裁, 通常因其兼顾法理性及道

义性优势能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然而, 近年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

机制遭到严重弱化, 国际多边治理呈现 “空心化” 趋势, 制裁逐渐成为少

数霸权国惩罚 “不服从国家” 的重要手段, 其中美国是发动单边制裁次数

最多的国家。 美国曾经兼顾大部分与被制裁国合作的第三方国家利益, 并

不贸然实施二级制裁。 但是制裁效果不彰促使美国开始泛化制裁目标, 在

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二级制裁得到了严厉执行。 从国际法角度来讲,
大部分国家不认可美国的单边制裁具有法律效力, 更不承认美国对第三方

实施的二级制裁具有法理性。 中国明确表示, 美国制裁不符合国际法, 属

于非法 “长臂管辖”。① 因此, 国际社会对单边制裁尤其是二级制裁的抵制

态度, 对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兴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运作机理

在不断加剧的制裁压力下, 被制裁国的正常贸易路线与金融支付路径

受到很大的限制, 必须寻找新的替代市场。 与此同时, 一些国家在制裁发

起国及其追随者离开被制裁国市场后找到了机遇, 甚至将帮助被制裁国规

避制裁视为谋利的重要方式。
首先, 疏通跨境贸易通道成为被制裁国的首要关切, 这使得周边国家

成为被制裁国贸易的重点转移方向。 周边国家指的是与被制裁国存在共同

陆上或水域边界的国家。 鉴于周边国家跨境运输的便利性, 几乎所有国家

被制裁后都出现了与周边国家贸易陡增的现象, 尤其是发展走私及地下经

济成为可能。 被制裁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异常增长通常意味着过境贸易、
中间贸易的增加, 而非仅仅两国贸易额的上升。 如俄罗斯遭受美西方全面

制裁后,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贸易大幅增长。 2022 年 1 ～ 10 月, 哈萨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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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向俄罗斯出口的电子产品比 2021 年同期增长了 18%。① 但并非所有周边

国家都能成为被制裁国合作的对象, 尤其是双边政治关系会对这种合作产

生直接的影响。 如伊朗与邻国沙特的贸易额从 2013 年的 7280 万美元下降至

2023 年的 24. 7 万美元。② 两国经济关系受到了政治敌对关系的消极影响,
这使得沙特严格遵守美国制裁伊朗的禁令。 但自 2023 年沙特与伊朗实现复

交后, 两国贸易额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 部分周边国家

也可能因自身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及经济体量有限而无法与被制裁国发展起

深度的合作关系。 但总的来讲, 大多数周边国家会从务实角度考虑发展与

被制裁国的贸易关系。
其次, 被制裁国需要寻找 “中间国家” 恢复被制裁切断的供应链。 顾

名思义, “中间国家” 指的是能够帮助被制裁国恢复被切断的供应链的国

家, 能为被制裁国提供关键的转口贸易及金融替代性服务, 因此在国际规

避经济制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中间国家” 可以是与被制裁国

毗邻的国家, 也可能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 “自由港”, 如新加坡等。 这些国

家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及自由度, 使得企业能够采取多元化方式为

被制裁国的转口贸易及金融服务提供便利。 另外, 这类国家通常在外交上

具有优势, 一般既能与美西方国家保持亲密关系, 又能与被制裁国关系保

持正常化。 这使得美西方国家能够对后者帮助被制裁国规避制裁的行为持

一定容忍态度。 但这些国家的企业仍然有被制裁的风险。 如 2024 年 11 月,
美国制裁了 5 家新加坡公司, 理由是这些公司与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Novatek) 存在密切合作关系。③ 事实证明, “中间国家” 企业是国际制裁

体系的重要受益者, 实际上是分流了一部分原属于被制裁国的收益。 这类

国家政府一般会默许本国企业参与被制裁国的相关业务。 2023 年 6 月, 美

国确定有 5 个国家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 即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格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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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阿联酋和亚美尼亚。① 这说明, 上述国家的不少企业参与了俄罗斯商品

的中转及金融相关服务。
“中间国家” 对被制裁国企业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 “代理人式” 服

务。 为了规避制裁, 被制裁国企业与国外合作伙伴通常在 “中间国家”
建立幌子公司 (壳公司) 作为代理人, 通过增加中转环节、 模糊来源地

等方式规避制裁。 代理人式运作涵盖贸易物流中转及金融支付等完整的供

应链条, 尤其在金融支付方面, 被制裁国企业在被限制进入环球银行金融

电信协会 ( SWIFT) 之后, 经常会依赖代理商继续通过使用 SWIFT 途径

完成跨境支付。
表面上看, 代理人式运作有较大的不合规成分, 然而所谓的制裁合规

(sanction compliance), 实际上是遵守美国的 “长臂管辖” 规定。 当前美西

方仍试图泛化对合规概念的理解。 如国际重要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认为, 制

裁合规是指遵守国家和国际当局制定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 以防止和惩罚

与受制裁实体的接触。 这些实体可能包括被认定对国家安全、 人权或全球

经济稳定构成威胁的国家、 组织或个人。② 可以发现, 穆迪对合规概念的界

定将美国利益和国际利益混为一谈, 本质上是试图维护美国主导的霸权体

系。 但是对参与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国家及企业来讲, 代理人式合作

是绕过美国非法单边制裁的不得已手段, 其目标是维护被制裁国及第三方

合作的正当利益。
最后, 被制裁国与其他被制裁国合作是构建替代市场的一部分。 随着

国际单边制裁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相似的被制裁困境, 这促使他

们抱团取暖加强合作。 被制裁国之间合作的优势是, 它们已经遭受了制

裁, 不会担心二级制裁的风险, 因此在寻求合作上没有后顾之忧。 目前遭

受严厉制裁的大部分国家, 如委内瑞拉、 古巴、 俄罗斯、 伊朗、 朝鲜等大

多结成了友好双边关系, 并重视双边贸易合作的深化。 如委内瑞拉遭受美

·914·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运作机理

①

②

Anna Kholodnova, “ The US Has Identified Five Countries That Help Russia Circumvent Sanc-
tions,” Babel, June 8, 2023, https: / / babel. ua / en / news / 94833 - politico-the-us-has-identified-
five-countries-that-help-russia-circumvent-sanctions-further-restrictions-are-under-discussion.
“What Every Business Needs to Know about Sanctions Compliance?” Moody's, April 9, 2024,
https: / / www. moodys. com / web / en / us / kyc / resources / insights / what-businesses-need-to-know-abo-
ut-sanctions-compliance. html.



国制裁后, 2011 ～ 2018 年对古巴的出口以年均 75. 1%的速度增长。① 另外

更具代表性的是,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与伊朗应对经济制

裁的合作不断加深。 但被制裁国之间的合作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这些国

家大多产业结构比较落后, 通常地理上不毗邻, 经济互补性较差, 相互

之间的合作难以形成实质性的经济联盟与美西方抗衡, 本质上仍然是国

际经济体系中的孤岛。 这也使得被制裁国之间的合作更带有政治宣示的

象征意义。
可以看出,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本质就是通过合作的方式对霸权

护持下的制裁形成反制, 但公然抵制的风险太高, 且短期内建立替代性贸

易金融体制尚存在很大困难, 因此除了被制裁国之间的公开合作外, 大多

数是隐蔽性的。 从实践层面来讲, 参与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主体是制裁的

直接对象, 即个人、 企业或某些实体部门; 与此同时, 政府的支持或默许

是保障相关行为体参与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 规避经济制裁合作涉及贸易、
金融及物流等多个环节, 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主体协作参与的系统。 规避经

济制裁合作的具体方式通常会根据制裁的变化因时因地改进, 也使得无论

制裁如何演变, 被制裁国与第三方的合作仍然可以维持。 下面运用伊朗国

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实践来详细论证。

二 伊朗寻求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实践

在过去 40 余年里, 长期遭受制裁的伊朗在寻找替代合作伙伴方面拥有

丰富的经验, 但同时引发了美国制裁的不断升级。 不过在特朗普的 “极限

施压” 下, 伊朗仍然能够拓展出对外经济合作的新路径。

(一)伊朗寻求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背景

伊朗寻求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经历了从相对容易到比较困难的过程。
在 2010 年之前,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主要局限于两国之间, 也没有将伊朗从

国际金融体系中除名。 这使得伊朗比较容易维系与除美国之外的大多数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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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的关系, 但也令美国日益认识到加强制裁的必要性。 自 2010 年之后,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强度越来越高, 也相应加大了伊朗寻求国际规避经济制

裁合作的难度。
第一, 美国制裁伊朗手段趋于极端化。 2010 年, 以伊朗发展核武器为

由, 奥巴马政府颁布 《2010 年全面制裁伊朗、 问责及撤资法》, 开始综合运

用撤资、 贸易禁运等方式加强对伊朗的制裁。① 美国不仅全面收紧了对本国

企业在伊朗经营业务的限制, 还胁迫盟友加强对伊朗的制裁。 2012 年 1 月,
在主要顺应美国方面要求的情况下, 欧盟决定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同时

还采取了更广泛的贸易禁运、 冻结伊朗央行在海外资产等措施。② 2012 年 3
月, 欧盟 27 个会员国通过决议, 一致同意将伊朗踢出 SWIFT 系统, 伊朗金

融体系从此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 伊朗的被制裁困境因 2015 年伊核协

议的达成得到暂时缓解, 但在 2018 年, 美国特朗普政府不仅单方面退出了

伊核协议, 还宣布重启对伊朗的制裁。 这次制裁的突出特点是将伊朗石油

生产及其出口的海外供应链都置于制裁之下, 目的是完全杜绝其他国家运

输、 购买伊朗石油, 并禁止第三国企业在伊朗投资, 否则将面临严厉的二

级制裁惩罚, 因此也被称为 “极限施压”。 在 2025 年 2 月, 特朗普在重返

白宫后的 1 个月内再次宣布重启 “极限施压”, 誓言要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重

新降至零。③

第二, 制裁波及方泛化。 1996 年, 美国议会通过 《伊朗-利比亚制裁

法案》 (即 《达马托法案》 ) , 首次设定了二级制裁条款, 将制裁范围扩

大到任何与被制裁国发生联系的商业、 非政府实体及作为商业公司运作的

国家实体。④ 在 《2010 年全面制裁伊朗、 问责及撤资法》 中, 奥巴马政府

在立法层面进一步赋予二级制裁合法性, 其适用于所有相关联的个人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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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体。① 不过二级制裁在奥巴马执政之前及其任期内并未得到严格的执

行, 虽然有个别国家企业遭到美国的制裁, 但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会根据相

关国家的要求给予豁免。 美国大规模、 无差别地实施二级制裁发生在特朗

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2018 年以来, 大量外国企业慑于二级制裁的压力退

出了伊朗市场,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至今。

第三, 制裁合法性弱化。 美国制裁手段的极端化及波及方泛化令制裁

效果短期内大幅度增强, 如主要因石油出口收入的减少, 伊朗在 2017 ～ 2018

年度的 GDP 下降了 3. 8%。② 但 “极限施压” 也对制裁的合法性产生了强烈

的反噬效应。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美国对某些国家实施单边制裁,

即使不是在联合国的名义下, 也能得到不少国家的认同与追随。 但二级制

裁的强化开始令与被制裁国保持正常经济合作关系的国家利益受损, 也因

此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 如作为美国主要盟友的欧盟明确表示特朗普

政府实施的二级制裁不符合国际法, 并尝试运用 《阻断条例》 来保护欧盟

企业与伊朗的正常经贸关系。③ 欧盟还探索与伊朗建立 “贸易交换支持工

具” (INSTEX) 以绕过制裁, 该系统不使用美元结算。 与此同时, 大多数

与伊朗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国家, 如土耳其、 印度、 中国等表示反对制裁。

这为伊朗开展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伊朗寻求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实践路径

对伊朗来讲, 突破经济制裁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构建独立自主的经

济体系, 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以抵消因制裁而断裂的外部供应链的影响; 二

是努力寻求替代市场, 利用国际合作突破制裁。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对伊朗这

样高度依赖油气资源出口的国家, 构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伊朗不得不寻找替代性贸易伙伴来保障国内经济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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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一段时期, 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洲国家, 但同时拓展中国、
印度、 韩国、 日本、 东南亚国家等亚洲贸易伙伴, 其贸易结构体现出东西

方平衡的特征。 但是, 特朗普的 “极限施压” 对伊朗的传统贸易对象产生

了重大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 欧盟虽然一开始反对特朗普的 “极限

施压” 政策, 但后来还是从维系与美盟友关系、 避免遭受二级制裁的现实

考量出发, 决定从伊朗市场撤出。 结果是, 欧盟与伊朗的经济关系急速下

滑, 尤其是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给双方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如欧盟 28 国

在伊朗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60%下降到 2018 年的 31%。① 除此

之外, 印度、 日本、 韩国等国也迫于美国压力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 与此同

时与伊朗其他领域的经贸关系也呈疏远趋势。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制裁

对伊朗造成的影响逐渐弱化, 伊朗正在重塑其贸易伙伴网络。 除了石油出口

有明显提升外, 截至 2020 年 3 月, 伊朗非石油出口稳步增长至 412 亿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尽管经历了严厉制裁, 伊朗经济在根本上仍以全球经济

为导向。②

首先, 伊朗重视强化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 构建了其规避经济制裁

合作的内层网络。
主要受地缘政治的影响, 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向复杂, 如沙特与

伊朗经济关系就受到两国政治关系冷淡的长期消极影响。 但大部分周边国

家能从利益动机出发与伊朗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合作, 土耳其最具代表性。
作为伊朗最重要的邻国之一, 土耳其与伊朗虽然一直在众多地区问题上存

在竞争与分歧, 但这不妨碍土耳其从务实角度考虑发展与伊朗的经贸关系。
两国在 2014 年建立了 “高级合作委员会” 机制, 几乎每年都会举行联席会

议并签署合作备忘录。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机制运作并未受到美国制裁的

影响。 除此之外, 两国还有 “联合经济委员会” “土耳其-伊朗商业理事会”
等经贸合作机制。③ 土耳其需要进口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 同时其商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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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的伊朗作为其市场, 因此高度重视与伊朗发展跨境贸易与运输。
在伊朗受制裁后, 土耳其商品对伊朗的出口更具有优势。 2021 年, 土耳其

已经是伊朗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①

伊朗也高度重视发展与邻国伊拉克的经济关系。 但与土耳其主要在政

府框架下的合作方式不同, 伊朗与伊拉克的经济合作体现出更多非正式经

济的特征, 因为伊朗主要通过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团体进行运作。 在萨达

姆政权被推翻后, 伊拉克按照教派分权原则建立了逊尼派、 什叶派及库尔

德人共治的政权, 但三个教派在各自势力区俨然形成 “国中之国”。 伊朗利

用这一局势, 在伊拉克东部的什叶派聚居区发展了以 “人民动员部队”
(PMF) 为代表的什叶派民兵武装。 它们逐渐成为协助伊朗跨境走私、 转运

物资与资金的主要力量。 早在 2018 年初, 伊拉克就是伊朗的第二大出口市

场。② 美国 “极限施压” 之后, 伊拉克在伊朗维系对外贸易链条中的重要性

进一步上升, 两国贸易呈指数式增长。 仅 2024 年前 8 个月, 伊朗向伊拉克

出口的非石油贸易额就达到 80 亿美元, 贸易规模仅次于中国。③ 伊拉克在

协助伊朗转运石油、 获取美元等关键事项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2024
年底, 伊拉克被指存在一条复杂走私网络, 帮助伊朗每年转运价值 10 亿美

元的石油。④ 这些石油在伊拉克境内被改变来源地或与伊拉克石油混合后向

其他国家转售。⑤

伊朗还拓展了与其他邻国如巴基斯坦、 阿富汗及中亚国家的贸易关系。
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贸易额在过去数年稳步增长, 根据伊朗海关总署 ( 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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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的报告, 在 2024 年 3 ～ 8 月, 伊朗与巴基斯坦的非石油贸易额同比增

长了 10%。① 2021 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后, 阿富汗从亲美政权变为塔利班执

政, 使得伊朗重新获得了进入阿富汗市场的机遇。 近几年伊朗对阿富汗的

贸易急速增长。 伊朗梅赫尔通讯社报道, 2024 年伊朗对阿富汗的非石油出

口增长了近 84%, 与此同时阿富汗对伊朗出口也增长了 116%, 使得阿富汗

一跃成为伊朗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国。②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优势在于, 与伊

朗存在漫长的边境线, 美西方监管缺失, 这使得伊朗与两国经贸关系基本

不受管制, 但同时催生了边境走私。
2018 年, 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约 862 项商品享受

优惠关税。 在遭受 “极限施压” 后, 伊朗通过加入上合组织等方式, 不断

强化与中亚邻国的贸易关系。 2022 年, 伊朗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贸易额都同比增长了 20%以上; 而接壤的土库曼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更借助地理优势, 与伊朗的贸易额呈现更快的增长。③ 伊朗主要向

中亚国家出口工业品、 矿物、 钢铁及加工农产品等, 从后者进口能源及电

力。 但与伊拉克、 巴基斯坦、 阿富汗不同的是, 伊朗无法发展对中亚国家

的走私经济网络, 双方经济关系仍然受到美国制裁的较大压力。
其次, 伊朗借助 “中间国家” 代理网络实现了与更远世界的链接。
仅依靠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无法完全满足伊朗对国际市场的需要, 伊朗

要与更广阔的替代市场建立供应链, 这需要 “中间国家” 企业的参与。 与

伊朗合作的 “中间国家” 数量众多, 并非仅限于邻国, 但阿联酋无疑是其

中最重要的一个。 阿联酋不仅长期在伊朗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网络中扮演不

可或缺的角色, 在其他被制裁国, 如俄罗斯的外部经济合作网络中同样重

要。 阿联酋的优势在于其国际自由港的地位, 其与美西方及世界各国的平

衡友好关系也极大地便利了该地企业为被制裁国提供多元化的规避手段。
自美国 “极限施压” 以来, 伊朗越来越依赖阿联酋的转口贸易, 导致两国

·524·

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运作机理

①

②

③

“Iran-Pakistan Trade up 10% in 5 Months on Year,” Tehran Times, September 17, 2024, ht-
tps: / / www. tehrantimes. com / news / 503772 / Iran-Pakistan-trade-up-10-in-5-months-on-year.
“ Iran-Afghanistan Trade Grew 84% in 2024: Official,” Mehr News Agency, January 19, 2025,
https: / / en. mehrnews. com / news / 227125 / Iran-Afghanistan-trade-grew-84-in-2024-Official.
“Iran-Central Asia Trade Making New Highs,” Alwaght News & Analysis, June 6, 2023, http: / /
alwaght. net / en / News / 238600 / Iran-Central-Asia-Trade-Making-New-Highs.



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 伊朗从阿联酋的进

口额超过 120 亿美元。 伊朗主要从阿联酋供应商那里采购其他国家的货物,
这使得阿联酋一度成为伊朗的最大进口伙伴。① 有研究证明, 欧洲对阿联酋

出口的增加与阿联酋对伊朗出口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 许多对伊朗的欧洲

出口商转向阿联酋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② 然而, 伊朗过度依赖阿联酋的

中转贸易也存在隐忧。 近年来, 美国加大了对阿联酋企业的制裁力度, 与此

同时阿联酋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并不稳定, 这迫使伊朗不得不寻求更多 “中间

国家” 的支持, 土耳其、 伊拉克就成为替代阿联酋中间贸易的重要补充。
土耳其不仅与伊朗直接贸易密切, 而且由于其政府明确表示不遵守美

国的制裁, 其国内存在大量企业与个人从协助伊朗规避经济制裁中获益。

这促使越来越多的伊朗商人赴土耳其开展业务, 也使得处于欧亚结合部的

土耳其成为伊朗与欧洲商业联系的重要中转地。 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因伊朗支持俄罗斯而对其实施制裁, 但是多家土耳其公司帮助伊朗规

避美国和欧盟对伊朗航空和国防工业的制裁, 如协助伊朗被制裁企业 (如

马汉航空) 采购飞机及无人机零部件, 这使得欧盟对伊朗的制裁效力大打

折扣。③ 伊拉克则成为伊朗另一个重要的 “中间国家”。 前文已述, 大量伊

朗石油被运到伊拉克, 再从伊拉克转运至其他地区, 如阿萨德时期的叙利

亚, 曾经是伊朗石油的重要接收地之一。 除了以上国家, 东南亚国家马来

西亚、 新加坡也成为伊朗规避制裁链条上的重要 “中间国家”。 美国多次指

责马来西亚纵容其企业参与协助伊朗转运石油及生产无人机等设备。④

“中间国家” 的代理人对伊朗企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阿联酋、 土耳

其存在不少幌子公司, 这些公司的实际业务与表面业务并不相符, 实际上

是帮助伊朗商人在境外完成货物转运及钱款支付等。 除此之外, 为伊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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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代理人服务的群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 “中间国家” 范围, 甚至涉及美国

的盟友伙伴。 欧洲银行有协助伊朗人逃避制裁的先例, 如意大利联合信贷

银行 (Unicredit) 和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曾因协助伊朗规避经济

制裁而遭到美国的巨额罚款。 2024 年 2 月, 英国桑坦德银行 ( Santander)

和劳埃德银行 ( Lloyds) 被指控为伊朗人开设账户在世界各地秘密转移资

金。① 虽然两家银行皆否认了协助伊朗开设账户的问题, 但也反映出伊朗仍

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代理机构, 从而继续使用 SWIFT 系统来完成国际

支付业务。

最后, 伊朗强化了与被制裁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加强与被制裁国的合作关系是伊朗抵制经济制裁的重要部分。 但受限

于被制裁国大多数是资源出口国, 且与伊朗地理间隔遥远等因素, 伊朗与

其他被制裁国一直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合作。 如伊朗虽然与古巴、 委内

瑞拉试图加强关系, 但难以实现贸易上的联通与经济资源的有效整合。 对

伊朗来讲, 最现实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 俄罗斯不仅在地理上与伊朗距离

较近, 而且因其体量庞大、 国境线长及与伊朗共为里海沿岸国等, 两国合

作具备较好的条件。 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遭受西方制裁后, 与伊朗合作的

动力增强。 在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与伊朗的贸易额增长了 20%,

达到 49 亿美元。② 但是双方合作受制于都是资源出口国的现实, 经济互补

性不强, 使得两国经贸合作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但两国仍在寻求加深合作,

自 2024 年以来, 伊朗与俄罗斯加强了在非石油商品贸易及国际南北运输走

廊项目上的合作。③ 2025 年 1 月, 两国签署 《伊朗-俄罗斯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协议》, 对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作了进一步的政策指导与深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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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 “极限施压” 的目标是切断伊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 伊

朗虽遭受重挫, 但并未完全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在部分传统贸易伙

伴退出后, 伊朗借助周边国家、 中间国家网络, 重新寻找替代市场, 实现

了全球贸易伙伴网络的重塑。 这反映出美国经济制裁即使施展到极限也无

法将伊朗彻底从国际经济体系中 “除名” 的局限性。 然而, 伊朗的规避经

济制裁合作的实践带有明显的缺陷, 也同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三 伊朗谋求国际规避制裁经济合作的局限性

总体而言, 当前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并面临较

高的被制裁风险, 不能完全对冲制裁的负面影响, 伊朗的实践也凸显了其

中存在的严重缺陷。

(一)伊朗寻求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实践无法实现高质量进口替代

伊朗寻求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制裁下的本国商品寻求替代性

海外市场, 同时谋求外部技术、 资本与商品的输入。 虽然美国与伊朗的经

济关系已经断绝 40 余年, 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伊朗仍能从欧洲、 日本、
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取替代性商品及先进技术, 而自美国实施 “极限施压”
以来, 发达经济体基本上放弃了伊朗市场。 伊朗虽然开拓了替代市场, 但

周边国家大多数是落后经济体, 对伊朗本土产业结构的创新升级裨益不大。
伊朗能够打开这些市场, 也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与过硬的质

量, 而主要依赖相对低廉的产品价格。 特别在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大幅度

贬值之后, 伊朗商品出口更具有竞争力, 低廉的伊朗商品对阿富汗、 巴基

斯坦等经济落后国家的民众尤具吸引力。 实际上, 制裁下伊朗的不少商品

是通过边境走私出口的。 如伊朗一些普通人为了生计, 会将国内以补贴价

格获得的燃料向境外走私。 伊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非法燃料走私活动相当

猖獗, 2023 年走私了高达 10 亿美元的汽油和柴油。 这些走私的伊朗燃料主

要供应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贫困人口, 但造成两国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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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伊朗与阿富汗的真实贸易数额难以统计, 在塔利班上台前的 2020 年,
据估计, 两国贸易几乎有一半是以走私形式进行的。① 这一状况至今并未明

显改善。
在制裁导致地下走私活动猖獗的同时, 制裁也导致伊朗关键产业的供

应链断裂, 无法从原先的合作伙伴获取主要零部件及技术支持, 也无法直

接获取第三方合作伙伴的投资。 在遭受 “极限施压” 之后, 不仅欧洲的跨

国企业, 包括中国的大型企业也在充分权衡风险之后退出伊朗市场, 如今

活跃在伊朗市场的主要是不太受制裁影响的中小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无法

给伊朗提供足够高附加值、 高性能的替代性商品。 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朗汽

车制造业, 在欧洲主要合作商退出后, 因无法获取主要零部件及技术支持

一度陷入困境, 而其他替代伙伴无法满足伊朗本土汽车制造业的需求, 这

迫使伊朗汽车公司独立研发零部件以解决供应链断裂危机。 虽然伊朗目前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汽车产业的独立自主, 但是至今仍生产高能耗、 缺乏

新功能的汽车, 其汽车制造技艺与水平远远落后于国际市场。 这一现象被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Branko Milanovic) 称为 “技术倒退的进口

替代”。② 汽车制造业作为伊朗的支柱型非石油产业, 其技术制造能力的衰

退及裹足不前是伊朗整体产业缺乏创新及发展活力的缩影, 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出伊朗寻求替代市场合作的局限性。 缺乏与国际上最先进同行的交

流与合作是阻碍伊朗经济实现有效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在全球经济数字化、
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伊朗虽然也有发展数智经济的雄心, 但至今无

法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金融制裁仍是伊朗对外合作无法突破的重要障碍

2012 年, 伊朗从 SWIFT 系统中被除名, 包括央行及主要银行的业务都

受到了制裁, 伊朗银行系统事实上被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 在美国实

施 “极限施压” 之后, 更多的伊朗银行受到制裁, 导致其他国家银行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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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连带制裁的压力不敢与伊朗发生金融业务往来。 但跨境支付问题是

解决与外部经贸联系的关键环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伊朗与贸易伙伴展

开了多种方式的合作。 总体而言, 伊朗的国际支付体系是一个跨国多元主

体参与的扁平化网络。 在主要银行受到制裁之后, 伊朗市场上出现了不少

非官方性质的钱庄, 受理部分国际收汇款业务, 但是受时间、 国家等限制

并面临信用保障问题。 伊朗实际上更多依赖境外代理人继续使用 SWIFT 系

统进行交易。

但是, 伊朗通过代理人使用 SWIFT 系统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较高, 一些

位于阿联酋、 土耳其的银行及实体个人不断因涉伊朗业务而遭到美国制裁,
伊朗因此也在努力探索另一种路径, 即完全绕过 SWIFT 系统, 另起炉灶建

立新的金融结算渠道。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欧盟曾尝试与伊朗建立的 INSTEX
机制, 虽然该机制成效甚微且在 2022 年被解散, 但这是被制裁国与第三方

国家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一次重要尝试。 伊朗也同时呼吁其他国家在替代

性金融机制方面加强合作, 但鉴于技术的复杂性及可能面临美制裁等因素,

迄今除了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外, 其他国家并未与伊朗开

展类似的合作。 从 2022 年 5 月起, 伊朗开始讨论将其金融系统 ( Shetab)
与俄罗斯金融系统 (Mir) 联通的可能性。 两国经贸往来的本币结算进程也

在加快, 2024 年两国贸易的 60%以上已通过卢布与里亚尔直接交易。 2024
年底, 两国达成了在双边贸易中完全使用卢布与里亚尔的协议, 并同意两

国公民用本国银行卡在对方国家里直接消费。① 在 2025 年 1 月两国达成的

《伊朗-俄罗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中, 货币合作协议是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该协议, 里亚尔与卢布的结算汇率将与伊朗外汇市场汇率挂钩, 两国

银行结算系统将进一步实现整合。② 虽然伊朗与俄罗斯在货币对接方面有明

显的进展, 但仍然面临复杂的技术性障碍, 并深受政治因素的干扰, 其实

施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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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还发展出以货易货及以当地或第三国货币进行贸易的替代方案,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石油换商品” 方案。 2023 年 6 月, 巴基斯坦宣布了

一项企业对企业的易货机制。 伊朗将其石油收入的一定比例存入巴基斯坦

银行以购买商品, 这被视为本币互换的替代方案。① 实际上, 主要受伊朗货

币里亚尔币值不稳及不断贬值的影响, 贸易伙伴国往往更愿意通过 “石油

换商品” 的方式替代本币结算, 但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的民间贸易。
石油作为战略性资产通常控制在伊朗政府及部分利益集团 (如伊斯兰革命

卫队) 手里, 因此只有与官方有关联的业务才有可能使用这一支付途径,
并不适用于大量非官方、 规模小的国际贸易活动。

除此之外, 伊朗政府还支持开发加密货币以绕过制裁。 2019 年 8 月,
伊朗颁布了一项法规, 承认开发加密货币是合法的经济产业, 成为世界上

首个使用加密货币作为储备支付进出口费用的国家,② 但是加密货币具有波

动性高、 难以监管的特点, 限制了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广泛应用, 并可能会

面临国际监管机构更严格的限制。
综上所述, 伊朗为了突破金融制裁作了不少探索, 与贸易伙伴也发展

出多样化的支付方式, 但主要还是依靠 “中间国家” 银行代理开户的方式

继续使用 SWIFT 系统, 因此不免存在风险较高的问题; 而本币互换、 以货

易货及加密货币等方式都有其运用的局限性。 伊朗在寻求国际规避金融制

裁合作方面的局限性, 也反映出当今国际社会去美元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伊朗成为金砖组织会员国之后, 也考虑借助金砖组织新开发银行来突破金

融制裁困境, 但目前金砖组织的金融合作机制远未成熟。③ 去美元化虽然是

国际金融合作的大趋势, 但对伊朗这种迫切需要加快去美元化的被制裁国

而言, 目前的进展仍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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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朗规避制裁的国际物流合作面临较大风险

特朗普 “极限施压” 的重要内容是要对伊朗的支柱产业———石油部门

进行制裁, 严厉打击伊朗石油出口的海外运输链以切断其主要财政收入来

源。 受此影响, 自 2018 年起一大批欧洲航运巨头及保险公司不再给伊朗石

油提供物流及承保服务, 一度给伊朗石油出口带来了很大困难。 但自 2019

年后, 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开始逐步回升,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幅度不断

扩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伊朗在 2023 ～ 2024 年度, 石油产量同比增长

了 17. 2%, 达到自 2018 年美国重新实施制裁以来的最高水平。① 这一数字

在 2024 年继续攀升, 该年伊朗出口了 5. 87 亿桶石油, 比 2023 年的 5. 3 亿

桶增长了 10. 75%。② 但是伊朗石油出口的增加并非因国际航运巨头的回归,

而主要依赖没有在正规航运公司注册的船队, 这在西方被称为 “影子船队”

(也被称为 “幽灵船队” 或 “黑暗船队” )。 “影子船队” 一词带有明显的

贬义色彩, 一般指船龄在 15 年以上, 所有权不明且不享受任何保险服务的

船只, 这些船只由于过于老旧不再被正规海运公司使用, 但现在主要用于

运输被制裁国家无法销售的石油, 在运输过程中通常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

(AIS) 来掩饰其航运路线, 防止被国际海事公司追踪。③

过去几年, “影子船队” 成功躲避制裁国的追踪并选择合适地点进行船

对船交易, 成为伊朗及俄罗斯等被制裁国向外继续出售石油的主要依赖手

段。 “影子船队” 的泛滥虽然不合规, 但本身是非法制裁的产物, 是被制裁

国无可奈何之下的冒险选择。 西方人士对所谓的 “影子船队” 基本持敌视

态度, 指责这些船只不仅违规, 且容易在公海上引发事故, 可能造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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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并破坏国际海运规范; 但他们对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源避而不提。 迄今,
欧洲国家已经加大对 “影子船队” 的打击力度; 自 2024 年下半年以来, 美

国也加大了对此类船队的侦查及对相关实体的制裁力度。 2025 年 2 月, 在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重启 “极限施压” 后, 围绕打击 “影子船队” 的博弈正

在展开, 这对伊朗等被制裁国的石油出口带来了严峻挑战。 这也同时令与

被制裁国保持贸易合作关系的伙伴国处于两难之中, 反映出国际规避经济

制裁合作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四)伊朗规避经济制裁合作易受政治博弈态势变化的影响

伊朗的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网络受到国际政治博弈动态变化的深刻影响。

首先, 容易受到美国实质性制裁压力变化的影响。 美国对伊朗制裁并非一

直保持高压姿态, 而是随着美国政治需要呈现时紧时松的特征。 拜登执政

时期明显放松了对伊朗的 “极限施压”, 使得伊朗更容易寻找 “中间国家”
代理人及合作伙伴; 但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 重新强化了对伊朗制裁。 2025

年 6 月, 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后, 美国以向伊朗提供敏感军事技术为由制

裁多国关联实体, 以示对以色列的支持。① 这会迫使一些国家与伊朗的合作

更加谨慎。 其次, 易受关联国家政局变化的影响。 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曾

长期是伊朗石油经伊拉克的中转地, 但该政权在 2024 年底突然被推翻, 使

得伊朗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规避经济制裁合作伙伴。② 最后, 外部政治环境的

变化也会对伊朗规避经济制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 寻

求结束乌克兰危机, 俄美互动增加, 这使得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前景存在

不确定性, 可能会影响到俄伊在反制裁领域的合作。 中亚国家也可能选择

重新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关系, 而疏远与仍然处于极限制裁之下的伊

朗合作。 因此, 地缘政治博弈的不确定性使得伊朗的外部经济关系始终处

于敏感脆弱状态, 也反映出其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网络的不稳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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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受篇幅所限, 本文主要以伊朗案例来探讨国际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的基

本运作机理, 但不仅仅是伊朗, 几乎所有被制裁国都面临寻找替代市场的

需求。 如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也在被全面制裁后迅速转移其传统欧洲

市场, 将贸易重心向周边及东方国家转移, 同时通过 “中间国家” 代理人

方式继续参与全球经济体系。 这也是俄罗斯至今能够抵御制裁的重要因素。
从中可以看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被制裁国构建外部规避经济制裁

合作体系的能力越强, 抵制制裁的效果就越明显。
通过伊朗案例可以看出, 在长期遭受制裁的背景下, 伊朗虽然失去了

不少传统贸易伙伴, 但仍然拓展出以周边国家为外围、 以 “中间国家” 为

媒介的伙伴关系网, 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代理人方式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分

工。 但不容否认的是, 伊朗的规避经济制裁合作网络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与局限性, 尤其是不合规的地下走私经济盛行, 构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

灰色地带。 但是, 地下经济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法的制裁导致的,
本质上是在既有国际秩序走向失序与混乱的背景下, 新的国际规范与制度

尚未建立的转型期阵痛。 另外, 伊朗经济增长迟滞、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等

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制裁压力下内部问题不断累积的结果。 由于无

法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与融资, 伊朗经济多年来难有创新与实质性发展。

[责任编辑: 张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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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5, amid shifting international dynamics, regional power realign-

ments, and domestic leadership transitions, Saudi Arabia has faced mounting pressures in

terms of reg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tability, and identity security. The traditional “unidi-

rectional and alliance-following” strategy has proven inadequate in addressing the kingdom's

increasingly diverse security interests, making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 necessity. The issue-

based coalition strategy—characterized by its flexibility and openness—aligns with Saudi

Arabia's multifaceted security concerns and complex strategic perceptions, and has thus e-

merged as its preferred approach. Saudi Arabia's issue-based coalition practices exhibit a mul-

tidirectional and issues-integrated pattern. First, it has sought to lead regional strategic alli-

ances to contain Iran, weake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consolidate its regional leader-

ship. Second,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the “U. S. -Saudi Plu” framework, Saudi maintains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while simultane-

ously striving for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Third, it has strengthened coordination with e-

merging powers such as China on development-related agendas, aiming to enhance economic

security,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se ef-

forts reflect Saudi Arabia's broader strategy of diversif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hed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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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hown trends of extremization of measures, extensification of affected parties, and

weakening legitimacy, especially the abuse of secondary sanctions on the third parties coop-

erating with the sanctioned countrie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in circumventing economic sanction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

tion on circumven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surrounding trade and

agent operation of “ intermediate countri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sanctioned

countries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In recent years, Iran, which has been

subjected to sanctions for a long time, has faced the dilemma of “maximum pressure” from

the US, but it has still been able to expand alternative market cooperation paths with trade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the inner layer and agents of “intermediate countries” as the medi-

um, and has strengthene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sanctioned countries. However,

Iran's cooperation in evading economic sanctions also reflects many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inabilit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import substitution, the difficulty of building financial alter-

native mechanisms, the risk of logistics cooperation in evading sanctions, and the vulnera-

bility to political game changes etc.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nsifying Sino-US rivalry, Iran's

cooperation practice in circumventing economic sanctions is of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

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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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role positioning is a significant variabl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

plementation of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71, Qatar's foreign

policy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with the rise to power of Emir Hamad in

1995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 in 2011 serving as dividing points. Qatar's

national role has transitioned through these three stages from a “marginal small state in inter-

national politics” to an “ active participant in reg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and finally to a

“regional power with global influence” .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 policy, Qatar has

formed a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 with dependence on great power, regional balance and

subtle power diplomacy as its core elements, and has flexibly utilized multiple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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